                          （九十一）

不太亮的电灯光下，陆枫枕着被子躺在床上想着心事。

潘翠兰把洗好的杏拿过来塞进陆枫的嘴里，又伸手接下陆枫吐出来的杏核，再把一个送进陆枫嘴里。潘翠兰自己也填到嘴里一枚吃着：“又想啥心事呢？”

陆枫叹口气不言语。

潘翠兰心满意足地：“你不满意，我可是因祸得福啊，若不是咱俩落到夜袭队手里，我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把你拉到我身边。”

陆枫：“我虽然喜欢上了你，可没有想到落入这步天地。人不人鬼不鬼的。”

潘翠兰也上床去偎进陆枫的怀里：“这样的小日子不比你当那个副区长强，我虽然不是黄花大闺女了，可论姿色也不比十八九的闺女差吧。再说我这么爱你，就是给你当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你也该知足了吧。”

陆枫叹口气：“也许我这一辈子就栽在你手里了。我现在老想，我怎么就经不住你的诱惑呢，说不定你就是个转世的狐狸精，专门来勾引我的。”抱过潘翠兰来亲一口。潘翠兰也响应起来。

“当当”的敲门声惊开了两人。陆枫：“开门去。”

潘翠兰低声咕噜着：“谁这么讨厌。”下床去到门口：“谁呀。”

外面于四海的声音：“是我。”

潘翠兰急忙把门开开：“于队长啊，快请进。”把于四海让进屋。

陆枫也急忙从床上溜下来：“于队长。”

于四海借着灯光四下瞧看着：“不错，小日子过的挺熨贴的吗？小两口的生活就是舒坦，不错，不错。”

陆枫叉开话：“于队长晚上登门不是来串门的吧，定有事要说。”

于四海：“上过大学堂的人就是聪明。你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咋样？”

陆枫：“还是可以的，对我来说，能过到这样的生活，已经满足了。”

于四海摇着头：“满足了？不能满足！谁不愿过人上人的生活？你的美好生活刚开始呢，以后的好日子要比现在好十倍，可就看你争取不争取了。”

潘翠兰：“于队长，有你提携着，我家陆枫还愁那一天吗？有事于队长吩咐就是了。是吧陆枫？”用目光看着陆枫，期待他表态。

陆枫用江湖口气：“于队长，我现在已经是夜袭队的人了，就请于队长多多指教，有事请于队长吩咐，陆枫跟着于队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于四海：“好，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人们都说若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拼死拼活也要干出些名声来。今天我来找你，是奉了龟田太君之命，龟田太君的意思是放你回到八路里去，在八路里做个卧底，刺探八路的情报，把情报不断地提供给皇军。”

陆枫急忙推辞：“于队长，这事恐怕不好办吧，我被你们抓来，八路早就知道了，投靠了你们，八路也会有了耳闻，正想对我锄奸呢，我回去还不是主动送上门去？这事万万不行，不行，不行！”

于四海：“这事我和龟田太君都商量过了，你被我们抓来，提供的那点情报不足以损伤到八路的毫毛，我们也没有按你提供的情报采取任何行动，你回去完全可以编造谎言骗过他们，接受他们的审查，然后积极工作，骗取他们的信任，等你立足稳了再开始向我们提供情报。你想想，是带着你的夫人一起走好，还是你一人走好。你的夫人留在城里，一切我们都会关照好的，每月的饷银我们也交给你的夫人。这是五十块大洋的活动经费，你先用着。”

陆枫：“那我啥时候走？”

于四海：“我给你安排一下，给你制造一个逃走的机会，这两天你听信。”

陆枫：“那我就等着吧。”

陆枫住的屋门外，火热的阳光照射在门前的地上。

于四海和一个夜袭队员戴着礼帽，穿戴整齐地来到门前敲门：“陆枫，陆枫。”

屋里传出“呜呜”的哼声和床的晃动声。

夜袭队员猥亵地笑着，低声地：“队长，陆枫在里面忙着呢，咱过一会再来。”

于四海不满地：“忙着，忙个屁，咱们这么叫他，他还有雅兴忙着。娘的。”向后退一步又向前，抬腿朝屋门踹去。把门踹开，两人进屋。

床上，潘翠兰被手反到背后捆绑着，两腿两脚也捆在一起，嘴里塞着枕巾，斜躺在床上“呜呜”地叫着，挣扎着。

于四海一努嘴，夜袭队员急忙上前给潘翠兰拽出嘴里的毛巾，松开绑。

潘翠兰：“于队长，呜……”哭起来。

于四海：“你先别哭，说说是咋回事。”

潘翠兰哭诉着：“昨天晚上陆枫回来，就大骂我害了他。说你们让他到八路军那里卧底，还不是让他去送死。又说我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他前脚走了，还不知道我会和谁勾搭在一起，他是背着个王八盖子给日本人干事。最后把我捆了起来，又在桌子上写了半天，拿上你给他的大洋，关上门用刀子把门闩拨上就走了。”

于四海看向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一封写着“于队长启”的信。于四海过去打开念着：“‘于队长，近一年来，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事没了兴趣，对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也没有兴趣，与其听你们的到八路军里卧底过那天天胆战心惊的日子，还不如去那世外桃源寻求新的生活。谢谢你给我的路费，我走了。’他娘的，陆枫这小子跑了。快去查，看从夜里到现在，都有去哪里的火车。”

夜袭队员：“是。”出去。于四海也要走。

潘翠兰过来拽住于四海的衣服：“于队长，我，我可咋办呀？”

于四海用威严加猥亵的口气：“你就在这屋里给我老实待着。”出去。

龟田办公室，门口挂着帘子，龟田一人在屋里，身子斜靠在椅子上，腿架在办公桌上，敞着怀露着胸前的黑毛，扇着扇子驱汗。

门外于四海的声音：“表弟，太君在屋里么？”

秦学普的声音：“太君在休息，表哥有事吗？”

于四海的声音：“有事，还是急事。”

秦学普的声音：“表哥稍坐一坐，一会太君就醒了。”

龟田收回腿，扣好衣扣，正襟危坐后：“于队长，你的进来吧。”

于四海掀帘子进来：“太君，打扰你休息了。有急事来向你报告，陆枫，陆枫他跑了。”

龟田：“哟西，我们的计划就是让他跑，你的注意打听他的动静。”

于四海拿出陆枫留下的信：“不是，太君，陆枫他私自跑掉了，我派人找了他半天也没有找到，这是他给我留下的信。”

龟田：“什么，他私自跑掉了？八格。土八路，狡猾狡猾地。于的你说，他会不会还去投靠八路？”

于四海：“据我分析，他再去投八路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留他在夜袭队他不会跑，他就是怕回去见八路才跑掉的。”

龟田：“这样的人留在夜袭队里价值不大，跑了也就跑了。于队长，土八路征收的粮食，必然要运过铁路送给南山的八路。你派人下去，了解他们的运送时间，我们，嗯。”两手一卡，做个包围的动作。

于四海：“太君吩咐，我马上派人出去搜集情报。”

龟田：“你的去吧。”

于四海：“哈依。”敬礼转身而去。

靠窗的桌子两边，李志强和秦学普小酌着，桌子上摆着四个小菜，李志强面前放着酒杯，却是只吃菜不喝酒。两人一人一把纸扇扇着风，低声地交谈着。

窗外的大街上，赶集的人人来人往，吵吵嚷嚷。

秦学普咂了一口酒，放下酒杯，拿起筷子：“陆枫跑了。”夹菜送进嘴里。

李志强：“陆枫跑了？向哪里跑了？”

秦学普：“于四海和龟田商量，要陆枫逃回去，再进入八路军县大队当卧底。这小子不知道是良心未泯，还是贪生怕死，在于四海向他交待任务的当天夜里逃走了，第二天于四海发现了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于四海向龟田报告说，陆枫走时给他留了一封信，说是厌倦了当前的生活，拿上于四海给他的活动经费，跑了。那个和他相好的女人没带走，听说把她捆绑起来堵上嘴扔在床上就走了。”

李志强：“陆枫跑了，他能跑到哪里去呢？”

秦学普：“听说他不是咱当地人，估计跑回家的可能性大。”

李志强：“龟田带着鬼子、皇协军偷袭旺李村，行动前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秦学普：“不光我不知道，两个鬼子中队长和张守业大队长也不知道。是行动前二十分钟，龟田通知开会宣布的，接着就行动了，我急的不行，可是没有办法通知你们。到旺李村头了，村里还没有动静，我听到张守业训斥士兵的声音，接着村里就打出枪来。这两天我在琢磨，张大队长是不是有意要暴露行动计划，给村里报信才训斥士兵的，如果是这样，张大队长也是可以利用的人。”

李志强：“皇协军打骂训斥士兵还不是常事？对人，咱不能看坏了，也不能看好了。你琢磨看人可以，但决不能去接触任何人，这可是组织纪律啊。”

秦学普：“我遵守组织纪律。还有一事，龟田还在打麦子的主意，他安排于四海派夜袭队出去打听你们运麦子进山的时间和路线，准备在路上截击。”

李志强：“哼，龟田得不到粮食是不会死心的。可粮食决不能落到鬼子手里。”

秦学普：“这段时间光嘴上的，有没有需要我做的实在事？”

李志强：“如果方便你给咱们弄些常用的药品吧。小鬼子对外的封锁还是挺紧的，一些药弄不到。这事你可以让你的老爹办，就说你想弄点钱花。你老爹和于四海开的‘仁和大药店’品种很齐全。

秦学普：“这事我一定办好。”

外面传来警笛声和呼喊声。

李志强向外看，集上一阵混乱，赶集的人向两边躲着。对秦学普：“有事了，我出去看看。”起身向外走。秦学普也跟到门口看着。

李志强从饭馆里出来，向集市两头看了看，走到一个地摊前蹲下看着。

一个夜袭队员和三个警察追着林小五过来，林小五在人群里钻着跑着。夜袭队员手拿着枪和三个警察喊着追着。赶集的人躲闪着。 

林小五和夜袭队员从李志强的身后跑过去。

三个警察追到了李志强身后。李志强伸腿把手拿手枪的警察队长绊倒，枪摔出去好远。李志强起身对两个端着大枪的警察一人一拳打倒在地上，上前捡起手枪，对要爬起来的警察一枪把打晕，又打趴下去，头上流出血来。

李志强向天连开三枪，大喊着：“李志强进城了。”把枪插进腰里用衣服盖住。

集上乱了起来，大胆的站在在一边看热闹，小胆的收拾东西乱跑。

李志强从地上捡一顶破草帽戴在头上，向林小五跑走的方向追去。

林小五向前跑着，与夜袭队员拉开了距离。后面传来枪声和李志强的喊声，林小五隐蔽到一边，瞅准时机向回跑了。夜袭队员却仍然直直地向前追去。

李志强过来，和林小五一起向夜袭队员追去。

前面，夜袭队员四处张望着，寻找着林小五的身影。

李志强走过去，一拍夜袭队员的肩膀：“向哪里看，在这里呢。”

夜袭队员扭回头看李志强一眼，李志强一拳砸在夜袭队员脸上。夜袭队员身子一软就往地上瘫去，手里的枪已经握在林小五手里。

林小五：“哼，去死吧。”朝着夜袭队员的头开了一枪。然后把枪插进腰里扯平衣服，两人向城门走去。

站岗的皇协军士兵胡乱地看了一眼李志强和小五的良民证，让两人出了城。

城里，警笛声、警察和鬼子跑步声响成了一片。城门口跑来四个鬼子，持枪站立四个角，中间是检查盘问区，加强了岗哨。夜袭队员也到城门盘查着。

李志强和林小五回头看了看，两人上路冒着酷热的阳光走了。

                          （九十二）

乡亲们排着队来缴粮，说着山南海北的奇闻趣事或是今年收成好的闲话。

徐村长（日本人来了又是保长）对每家来交的公粮仔细察看着，把麦粒用牙咬着检查着干湿，检验合格了的才收下来。

民兵队长董全义和三牛、柱子负责过秤和向仓库里倒。

三牛和柱子抬着秤，董队长过着秤：“八十三斤半。”

严大娘来到徐村长跟前：“大兄弟，你先看了这些，我家里还有这么多，我再去背。唉，人老了，能一次干的得两次了。”

徐村长：“老嫂子，就收你这么多吧，县上、区上来人都在你家里吃，你能有多少麦子啊。”

严大娘：“我那地，全靠咱村的民兵和区小队帮着种，留下招待同志们和我吃的，就全交了呗。给咱八路军吃了，好狠狠地打鬼子。”

崔金凤扛着一袋麦子进来：“徐叔，我的先放在这里，我还有事要做，过一阵子我再过来。”

严大娘抢过去帮着接下来放在门口：“你这孩子干起活来就是不管不顾的，弄坏了身子可咋办，说一声让人帮你扛来不行？”

崔金凤笑着：“麻烦乡亲们多了我也不好意思，能干了的还是自己干，没啥。”和严大娘一起出去。

董队长过完秤喊着：“八十七斤。”

光着脚的三牛抱起袋子，踩着木板走上麦粒堆，把麦子倒下去。

东阳区粮库里，李志高看着区小队员们从马车上把一麻袋一麻袋的麦子卸下来扛进粮仓，里面的队员摞的整整齐齐。

仓库里装了半库的麦子。

李志强向李玉昆、李显功、于曼汇报侦察情况。

李志强：“陆枫已经逃走的消息，小五从他舅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陆枫逃走那天，夜袭队除向火车站追寻外，还在城里进行了有重点的搜捕，那时陆枫已经跑了多半天了。”

于曼：“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怎样的结论呢？”

李玉昆：“应该说陆枫是由一个热情奔放的爱国青年，蜕变成了革命意志衰退、被捕后经不住酷刑和诱惑有叛变行为，最后自行脱党。”

李显功：“他的行为同敌人还是有区别的。鬼子要派他打入我们内部，他却选择了逃走这条路，我认为他一是不想做危害我们事业的人和事；二是他自认为来到咱们这里也难得到信任和重用，难以完成鬼子给他的任务；三是他知道就是来了我们也要审查他被捕后的表现，说不定就对他内部锄奸。思来想去，与其夹在我们和敌人之间左右为难，还不如避开危险逃之夭夭。可以说目前的陆枫，对我们和对敌人来说都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

于曼：“那就按李书记说的革命意志衰退，自行脱党作结论了。”

李玉昆和李显功都点头表示同意。

李志强：“据我了解的情况，龟田对没有得到粮食一直不死心，他已经安排夜袭队员出来侦察咱们给八路军送粮的时间和路线，准备在路上截击。”

李玉昆：“这可是件大事，有这个情况，我们更要认真研究行动方案了。”

李显功不言不语地思索着。

李志强：“在路上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咱们能不能将计就计，再打鬼子一次。”

李显功从思索中出来启发着：“你说说你的想法。”

李志强：“咱们和他来个真真假假，公开的装粮装车，暗中却悄悄地调包，运些沙土引诱敌人上钩，敌人冲上来，我们扔下车就跑，等敌人全部出来运粮走的时候，我们再从四下里杀出来，打鬼子和皇协军一个措手不及。打这一仗后，我们马上运粮进山。”

李显功：“不错，这是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只是我们咋能知道鬼子在哪里截击咱们，咱们又咋能提前埋伏兵力呢？”

李志强：“这……”

李显功：“刚才我思考的是，鬼子的主要目标是截粮，他截粮的地点应该在铁路以北，截击成功后就顺大路向西，过了浮河大桥就是他们的地盘了，我想在这里打鬼子的反伏击。至于详细计划那可要费些功夫了。”

李玉昆：“你们两人的方案结合起来，不就是完整的方案吗？”

傍晚，天还是那么。李显功坐在椅子上，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忙着写着画着，又思索着。

于曼端着饭菜进来：“已经开饭了，你还不准备吃饭呀？”

李显功看看即将黑下来的屋里，放下笔站起来伸个懒腰：“这时间过的也太快了，不知不觉地天就黑了。”

于曼把饭菜放在李显功面前：“你歇会儿，先吃着，我去给你打饭。”过去从抽屉里拿出李显功的碗筷，又出去打饭。

李显功吃起来，可心里仍想着事情。

李玉昆端着碗进来，坐在李显功对面：“老李，我在想，出来抢粮的鬼子和皇协军能出动多少人，光靠咱们县大队和区小队加上民兵能不能抵挡得住。”

李显功：“我也在考虑，县城的鬼子名义上是两个中队，经过去年他们和王连仲部队的拼杀，又和咱们的几次交手，人数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夜袭队现在有五十人左右，皇协军的总数量在八百人左右，敌人的总兵力在千人上下。但除了各处驻防的外，能出动的也就是三百到五百人。咱们县大队近四百人，加上三官镇和东阳镇的区小队，也能集中五百人的兵力，加上民兵，数量上要超过敌人的兵力，只是民兵的战斗力弱一些，这使我难下最后的决心。”

李玉昆：“我们能不能请示李团长，让他安排一个连帮助咱们打这一仗？”

李显功：“如果八路军能支援咱们一个连，再动用一下燕岭镇的区小队，那胜算的把握就大多了。我想先去看地形，看好了预定战场，完善了战斗方案，再报到团里，如方案可行，团首长会支持咱们的。”

李玉昆：“那咱们就加快行动，拿出方案。”

于曼端着饭菜进来，放在桌子上。

十字路口上。李志强和四个队员警卫着李显功和李玉昆察看地形。

李显功指着通西边的大路：“我估计，鬼子把截击地点放在从这里到铁路线的可能性大。因为，一，从这里向西过了浮河桥就是鬼子的地盘，最便于他们抢到手后尽快把粮食运走；二、以铁路为依托，可以截击咱们的粮队，也可以阻击来增援咱们的主力部队；三、就是他们抢不到粮食，他们守在这里，咱们的运粮队也难以越过铁路，他们还有截获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里是他们最理想的截击场地。截击粮队的鬼子因为浮河桥头有咱民兵放哨，不会从这里过来，而是从铁路南面绕过来，一部分鬼子和皇协军埋伏在这里的桥西接应，听到这边打响的枪声才会从桥西冲过来。这里就是咱们和鬼子较量的战场。”

李玉昆：“那你的作战方案也成熟了？”

李显功：“大体思路出来了，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成型，需要进一步完善。”

李志强：“我们也要防备鬼子不截击粮车，却直接来偷袭咱们的大本营。”

李显功：“战场上就是敌对双方斗智斗勇的博弈，也是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你说的不是没有可能，到时候这些因素真是要全盘考虑才行。”对李玉昆：“李书记，我想去趟团部，向团长政委汇报咱们的计划，再和他们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

李玉昆：“你和志强去，路上注意安全，我在家等你们的消息。”

李志强和李显功上路，向铁路方向走去。李玉昆四人也回身走去。

李显忠看着李显功和李志强，脸上透露着喜悦。

叶政委热情地招呼着两人。田参谋长给两人倒水。

李显忠：“你们俩跑来，一定有大事报告，我们先听你们说。”

李显功：“是有事报告。我们准备把征集的军粮运过来，可得到情报，鬼子也想截下这批军粮，并且派出夜袭队暗中打听咱们运送军粮的时间和路线。我们想以军粮为钓饵，对鬼子来个将计就计，把鬼子引出来消灭他一部分。我们做了个初步的计划，如果团部同意我们的行动，我们再制定详细的行动方案。”

几人听了都陷入了沉思。李显忠皱起了眉头。

李显忠打破寂静：“显功，你知道县城有多少敌人吗？”

李显功：“城里的鬼子兵名义上是两个中队，其实不足一百五十人，夜袭队有五十来人，皇协军大约有八百人，敌人的全部兵力在一千人左右。”

李显忠：“那你们县大队和区小队加起来有多少兵力？”

李显功：“咱们县大队现在有四百余人，加上区小队有六百多人。”

李显忠：“那你估计敌人出来截击粮队能出动多少人？”

李显功：“从这几次和鬼子交手看，每次鬼子出动一百多，皇协军四百人左右，大体在五百人左右。”

李显忠：“用咱们的全部兵力六百人打敌人的五百人，你感到有把握吗？打起来后敌人还有五百人的增兵，你有没有？显功，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主动找敌人作战，至少要集中两倍于敌的兵力，才有胜算的把握。你的这个将计就计想法太冒失太鲁莽太简单了吧。”

李显功：“我们准备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截粮部队，以少部分兵力阻击敌人的援兵，在局部上也是以多胜少。”

李显忠：“可是你计划的这一仗，把你们县大队的全部老本都计划进去了，还希望得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配合和支援，对不对？这一仗打好了，很好，打不好呢，鬼子把你们缠住，让你们走不开，整个县大队岂不都葬送在里面了。所以这一仗我不同意你们打。”

田参谋长微笑着：“老李，你希望八路军主力部队配合你，我也只能告诉你，我们最大的支持力量也就是一个连。”

叶政委：“显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八路军的规划要求，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发展壮大和积蓄力量。就我们的力量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和鬼子一拼高下的程度。就是有这个力量，我们过早的暴露出来，也要犯极大的错误。如今国民党抗日的积极性越来越差，他们有些部队还和鬼子有不明不白的往来，限共、溶共、搞摩擦越来越严重，鬼子的战略就是借国民党军队之手来消灭八路军和抗日武装，国民党也想让八路军和日本军队打的两败俱伤，他们都想从中渔利。显功，作为指挥员，需要咱们跳出本岗位，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才行。”

李显忠：“好在这一仗的主动权掌握在咱们手里，咱想打就打，不想打就撤销。但我还是要提醒你，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后果很可能是把你们建立的北三区丢掉，县大队也遭受重创。所以我建议团党委不批准你的计划。”

李显功：“首长们这么一说，我也感到这个计划的冒险性了。那我们就放弃这个计划，重新计划保护粮队安全进山。”

李显忠：“粮食运进山来，可早可晚，如今八路军部队也不急于用粮食，完全可以等一个平静的时候，咱们突然决定运进山。你们现在能和敌人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保护住抗日政权下民众平稳安定的生活，让敌占区的群众羡慕向往，争取到他们的拥护，这很不容易，这就是成就，就是胜利。”

叶政委：“天不早了，咱们也不能光谈工作。志强好久没有回来了，也该回家看看了，老李，显功回来，你要款待，这陪客人的任务，又要落到我和田参谋长的肩上了。等着你下命令，就不如我们自告奋勇了。”

五人爽朗地笑起来。

饭后。李显忠、叶政委、许仁元、田参谋长、李显功围着小桌喝着水。

堂屋里，李志强帮着肖淑芸收拾着。

许仁元：“李兄弟，叶政委，让国民党抗日咋就这么难，现在他的军队都不打日本人了，反而调过枪口来对付咱八路军和抗日武装了，这不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吗。难道蒋介石也要走汪精卫的道路，和日本人搞联合？”

叶政委：“蒋介石要和日本人搞联合、走汪精卫的道路还不太可能，可他反共，对付八路军，那是他骨子里固有的，自打他接任国民党的委员长以来，消灭共产党的观念在他脑子里已经是根深蒂固了，这也许就是本性难改吧。”

许仁元：“八路军既要抗击日本鬼子的进攻，还要应付国民党军队的摩擦，更不容易了。”

肖淑芸和李志强收拾完过来，坐在一边听着说话。

叶政委：“显功，年龄也不小了，就借这段比较平和的时期，把个人的大事办了吧。”

李显功：“还是等抗战胜利吧，反正鬼子也没有两三年的蹦哒头了。”

肖淑芸：“在婚姻大事上，人家老六就是不着急。我说他六叔，我给你和于曼包办了行不行？你不好和于曼说，嫂子我去说，你只点个头就行。”

李显功：“嫂子，这事急不得，我现在不想结婚，你强逼也不成。我和于曼商量好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

李显忠：“有时候显功的犟劲，三头牛也拉不回来。”

团部里，李显忠、叶政委和李显功、李志强交谈着。

叶政委：“现在咱们的处境虽然进一步好转，但由于鬼子的封锁，国民党对日本人妥协，还时不时的给咱们出难题，咱们的困难局面还一时难以改变。咱们大量扩大八路军正规军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只能寓广大的兵力于民众之中。我知道，就你们领导的四个区，一下子动员起两个团来有些困难，但动员一个团可是轻而易举。这就是你们的工作成就嘛。”

李显忠：“这次团部否定了你们的作战计划，你们不要有心理包袱。显功，以后考虑问题要从大局出发，不能只从你们县大队出发。上半年，你们县大队抽出兵力帮助乡亲们抢种抢收，不仅是帮助了缺少劳动力的困难户，也稳定了军心，融洽了军民关系，更为今年的收成奠定了基础。有可能的话，你们可以再向黄村、毕家洼发展，占领广大的农村，把敌人孤立在城里。再是有可能就控制铁路线，从敌人手里截获咱们需要的物资。”

李显功：“我们回去把首长的指示向县委一班人传达，不再做冒失冒险的事情。重点抓好民兵组织和民兵队伍的发展，只要八路军向我们要兵，我们就随时给你们拉起一个团，还要进入部队就能战斗。”

李显忠：“吴书记在历山县帮着开辟新区，没有在家，县委的工作你们就商量着做，目前的工作就是巩固你们夺取的根据地，有条件的情况下开辟新的区域，扩大根据地的地盘和人口，更加分散和孤立敌人，等待全面的大反攻。”

李显功：“首长们没有新的指示我们就回去了。也欢迎首长们过去指导我们的工作。军粮我们想办法运过来。”和李志强起身，给李显忠和叶政委敬礼，向外走。

李显忠和叶政委送两人出门。

                          （九十三）

李志强和李显功两人在路上走着。

李志强有些内疚地：“六叔，是我提了个不合理的建议，却让你来汇报挨了批评。在那种场合，我也不好主动承担责任为你辩驳，看我爹那严肃的样子，会不会对你以后的进步有影响？”

李显功：“志强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计划要打截击粮队的鬼子是为了自己的进步吗？绝对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打鬼子，完全没有掺杂个人的一点杂念。就是为这事影响了进步，也只能说明我们不具备担负更高一级领导职责的条件。志强，好长时间咱们没有好好聊聊了，今天就说说心里话，你说，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思想吗？”

李志强：“六叔，我在一些事情上，是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这让我想起爹对我的批评，爹让我不要成为个人英雄，而是要带出英雄的集体，可我带出英雄集体的思想，还是有扩大了的个人英雄主义成份。我的思想和你比差距太大了。”

李显功：“志强，你能敢于这样剖析自己，就说明你已经跳出自我表现欲的圈子了。再说二十来岁的人哪有不想表现自己的，谁都想做的比别人强，都想听表扬和赞美的话。只要把这些成绩和赞美、表扬的话当作下步继续努力的动力，不是会做的更好吗？”

李志强：“六叔，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

县委办公室里，李玉昆和谷丰、赵春水交谈着。
谷丰：“夜袭队的偷袭没有占到便宜，下步有可能对各村下手，我们安排各村也做了些相应的准备。”

李玉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陆枫叛变后，鬼子要逼他过来卧底，为鬼子提供情报，陆枫在左右为难的时候选择了逃跑，现在鬼子和咱们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这样以来，对咱们的威胁也能解除一些。县委根据具体情况对陆枫的结论是，被捕后有变节行为，革命意志衰退，自行脱党。”

赵春水：“他这一跑，也就不了了之了。”

李显功和李志强两人进来，互相打了招呼。

李玉昆急切地：“大队长，上报的计划咋样？”

李显功：“计划没被批准，还挨了严肃地批评。”

李玉昆惊问：“啥原因？”

李显功：“团首长批评咱们太鲁莽、太冒险，在抗日力量逐步发展和积蓄阶段，我们以六百人的队伍去和一千多敌人拼杀是自我毁灭行为，完全不符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遭受巨大缺失。首长还指出，就是我们有和敌人一拼的力量，现在也不能过早的暴露。”

李玉昆略作思考：“你这一说，细想一下后果确实让人害怕啊，咱们差点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李志强：“李书记，用运粮将计就计打鬼子的设想是我提出来的，这个错误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谷丰：“没有形成事实，也无需追究责任，只能说明我们的想法不切合实际。”

李显功：“所以首长一再告诫咱们，以后想问题做事情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站高一个层面。在路上我就和志强说，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形成事实，可教训还是要让我们记取一辈子的。”

李玉昆：“那军粮运送的事首长们确定在啥时候？”

李显功：“首长说这事不急，让咱们自行选择有利时机送过去就行。这事我也和志强探讨，建议军粮先统一存放在区上为宜，各村的防护力量还是太薄弱了，让鬼子抢了去就是重大损失。”

李玉昆：“我也赞成军粮统一放在区上，并且东阳和沙集已经这样做了。其他两个区咱们通知他们办理就行。”

李显功：“三官镇的粮食还可以存放在秦立业粮库里。经调查了解，秦立业在鬼子占领期间，是在敷衍鬼子，不仅没有帮鬼子做过坏事，还在鬼子屠杀乡亲们的时候向山本说话，救下了乡亲们。咱们存在他家的粮食也颗粒不少。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我看这人我们可以使用起来。”

李志强：“从秦立业的为人看，不像他弟弟秦立本那么坏，还是倾向抗日和人民群众的，我们会有很多用着他的地方。”

李玉昆：“我和李显生同志谈谈，给秦立业安排个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能力。”

龟田召集吉野、中村、秦立本、秦学普、张守业、于四海、刘宗敏几人开会。

龟田：“刘局长，土八路李志强进城来干什么，你的查出来没有？”

刘宗敏：“回太君，还没有，城里没见有和他们联系的人，事一出他们就跑出了城。夜袭队和皇协军里也没有完全能说出李志强长相的人。”

龟田：“哼，你们警察局统统的饭桶，出个事四五天也查不出个结果，三个警察让一个李志强给收拾了，连李志强长个什么样也弄不清，真不知道你们还能干些什么。”

中村：“少佐，李志强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个头在一米八以上，行动敏捷，会武功，行事大多经过深思熟虑，下手凶狠，死在他手里的皇军和夜袭队员不下四十个了。如果遇到他决不能留情。”

龟田：“我还是希望夜袭队能对付了他。于队长，我安排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于四海：“回少佐，我派出去几个队员去侦察，土八路统治的各乡镇，村村都在收军粮，每村收的粮食都有民兵看着。东阳镇和沙集的粮食已经集中到镇上，看来离他们集中向山里送不会太久了。”

龟田：“哟西，必要的话我们出兵抢几个村庄集中起来的粮食。”

于四海：“太君，土八路在浮河各个桥头都增加了岗哨，我们一出动，他们就会鸣枪报信。如果计划要夺他的送粮队，现在还是不打草惊蛇的好。”

张守业：“少佐，于队长说的有道理，如果咱们频繁出击，土八路哪敢送粮进山，我们的全部计划岂不落空了。”

龟田：“于队长，你要负责探听好土八路运粮的时间和路线，就是我们抢不到粮食，也不能让土八路把粮食运进山里。秦会长，你现在征到多少粮食了？”

秦立本：“这几天我天天派人到村里督促，保长们挨家挨户的上门敛收，可进度还是不太好，现在收到的粮食不足一万二千斤。”

龟田：“哼，老百姓还是不想把粮食交给咱们。为了完成黑田司令官交待的任务，也为了我们人人有饭吃，吉野君中村君，你们带上你们的中队，张大队长也派出一个中队的皇协军，到各村去帮助保长收粮，按每人六十斤的标准收，不缴粮的你们想办法逼要，我不信收不起粮食来。刘局长，农村的老百姓缴粮，城里的居民也要交点治安费吧，就按每人两块大洋收。这事由你们警察局办理。黑田司令官给咱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龟田、吉野、中村分别带着鬼子兵，肩扛着带刺刀的步枪，打着太阳旗，排着队伍出城。皇协军士兵们赶着三四辆马车，车上放着一捆捆的麻袋和口袋，车辕上坐着士兵，有的步行，跟着鬼子队伍出城。

城门口进出城的乡亲们急忙躲到一边让路。私语着：

“不知道哪个村又要倒霉了。”

“今天这村倒霉，明天那村倒霉，在鬼子的统治下，谁也好不了。”

“看样子是出去抢粮食了。”

鬼子和皇协军的队伍过完，才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秩序。

在县城明显的地方，到处贴着警察局发布的征收城里每人两元治安费的布告。

城里居民围着看着，无奈地叹息着。
